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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西鉴中的中国文论研究面对以西鉴中的中国文论研究
——《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读后

□王一川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我国文艺理
论（以下简称文论）学者以开放眼光和主体
性立场重新审视中国文论传统，有力地推
进了中国文论建设。而在此过程中，一批文
论学者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他们致力于考
察域外中国文论研究状况，发现若干海外
华人学者在中国文论领域陆续作出了与国
内学者有所不同但又不可忽略的建树，从
而为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新维度或新视
角。闫月珍教授和蒋述卓教授等撰写的《百
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凤
凰出版社2022年版），就是其中的一部值得
重视的重要著述。该书作为饶芃子教授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年海外华文文
学研究”的第五子课题“百年海外华人学者
的理论与批评”结项成果，在完成结项后又
经过多年磨砺，形成了这一分量厚重的著
作而单独出版，颇为难得。

这部著作首先有着体例有序而又完
整、内容厚实的突出特点。其前言和绪论就
全书的关键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构架做
了论述，第一章分析百余年海外华人学者
进行中国文论研究时经历的学术历程和所
运用的方法，第二章探讨林语堂、刘若愚、
叶维廉、叶嘉莹等在比较诗学领域的新开
拓，第三章阐述唐君毅、徐复观等思想史学
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阐释，第四章回
顾陈世骧、高友工等学者在中国抒情传统

上的建构，第五章论述中国“非虚构”诗学
研究在海外汉学界的形成与发展，第六章
梳理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史研究视野发展脉
络，第七章讨论“文化研究”潮流中的理论
与批评转向，第八章介绍东南亚中国诗学
研究，结语就中国文论中的跨语际沟通问
题做总结性探讨。这样的论述结构和程序，
可以让读者一窥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论研
究状况的主要景观，对于把握海外华人学
者中国文论研究全貌，堪称一次富有价值
的全面而又扎实的努力。

其次，该书自觉地引入百年长时段和
大历史视野，将目光投向百年来海外华人
学者所作的中国文论研究建树。按照该书
研究，18世纪至20世纪头十年、20世纪
20-30年代、40-50年代、60年代至今，共
同构成百年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论研究的
四个时段。这一分期本身无疑有着学术创
新意义，可以帮助读者分辨出海外华人学
者的中国文论研究的节奏、变化及其总体
风貌之所在。

该书给我的另一突出印象在于，卓有
见识地捕捉到海外华人学者的以西鉴中之
功。应当看到，海外华人学者虽然最初都是
中国人，但一旦去到国外（主要是通常说的
西方或欧美国家）后，都主要是依照所在国
学术制度，向该国和该领域学人讲授中国
文论。他们的学术研究出发点和目标，不能

不是从西方学术制度视角去帮助西方学人
了解中国文论，因而不宜简单地与国内学
者的中国文论研究等量齐观。重要的是，恰
恰是海外华人学者的来自西方学术视角的
中国文论研究，相当于中国文论研究上的
以西鉴中这一新维度，可以弥补中国文论
研究上的他者视角这一空缺，这本身就体
现出重要的镜鉴价值。该书着力阐发陈世
骧、高友工等学者在中国抒情传统上的以
西鉴中尝试，介绍他们如何通过与西方叙
事学比较而映照出并且有力地伸张了中国
抒情理论传统的独特品格，及其在现代的
影响深远的生命力。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
文论的当代建构来说，确实可以产生“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启迪当代中国读者
纵情缅怀和传承中国文艺的源远流长的抒
情性传统，并且将其推进到当代文艺创作
和阅读之中。

还应当看到，这里的以西鉴中之功，其
意义不仅在于以他者眼光去考察中国文论
传统，而且同时也在于为中国文论传统的
现代性转化探索转型之路。因为，以西鉴中
的过程，既是一次学术眼光的由中国向西
方之间展开的共时态平移，而且同时又是
其自身的一种由古向今的一次历时态变
迁，即让古老的中国文论传统在与西方现
代文论的比较中展示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
性。例如关于唐君毅和徐复观在“中国艺术

精神”问题上的建树的讨论，就反映出他们
的研究如何促进了中国古代儒家诗学和庄
子美学的现代传承和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所论中国文论其
实不仅仅指向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是更
加宽泛地指向与文学理论有关的其他艺术
门类及其理论状况。对于在美国“文化研
究”潮流中兴起的华人学者有关中国文艺
中的后殖民理论、性别诗学、电影理论等问
题的新的研究，该书就从中国文论角度作
了跨门类的讨论，并且致力于挖掘这些研
究著述和研究方法背后所涉及的面向其他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汇通和跨文
化比较意义。从汇集的当代在世华人学者
的研究成果看，该书可以视为关于当代海
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一
部不可多得的门类众多和体系完备之作，
可以帮助读者一举而全面了解海外华人学
者的中国文论建树成果。

该书也存在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在百年四阶段划分中，其第四阶段中还应
分离出两个时段，即60年代和90年代，它
们可以分别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出国的华人学者和改革开放时代出国的华
人学者，这应当属于两种有所不同的学术
理论和研究风格，不宜放到一起去笼统对
待。同时，有关“中国艺术精神”概念的研
究，不宜只停留在唐君毅和徐复观等海外
华人学者上，而应当上溯到宗白华等从海
外归国的中国学者上。但瑕不掩瑜，该书以
百年大历史视野去重构海外华人学者的中
国文论研究，历时地和共时地勾勒出百年
来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文学和电影等多个
艺术门类中的理论建构景观，让读者可以
整体地和清晰地观照中国文论传统的另一
种风貌，产生出一种新品位，从而有着不容
忽视的镜鉴价值。当我们今天致力于当代
中国文论建设时，可以从海外华人学者的
这些研究中批判地吸收其有用的成分。

赵晓梦诗集《十年灯》以“长调”“组章”
“短歌”三辑编排整本诗集。“长调”以五组
长诗领头，“组章”则包含了13个意蕴丰富
的组诗，“短歌”如火花，如闪电，大多是性
灵之作和瞬间的所思所想。江湖夜雨十年
灯，以“十年灯”为书名，颇有对自己精神谱
系进行梳理的寓意。从赵晓梦的长诗读到
短诗，也恰好验证了这一点，一首首诗中，
暗设的寓意和情怀，是诗人自觉、自省的写
作意识的显现。看得出来，我眼前这本诗集
的著者，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有着清晰的
认知和思考。写诗，就是更好地认识自己的
过程。在庸常的生活中，建构自己的精神家
园，看似简单，实则漫长。十年，倏忽已过，
逝去的光阴幻变为诗行中的文字，唯有诗
人内心的情感是丰富的，双手握住的，不仅
仅有岁月馈赠的果实，还有夜深人静的时
候，那精神之火闪耀时的充盈与富足。

最近几年，赵晓梦的长诗给读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从《钓鱼城》至《马蹄铁》，
从《敦煌经卷》到《山海》《分水岭》，其驾驭
宏阔题材的技艺愈发纯熟，写作心得也越
来越有个人的鲜明印记。长诗难写，不仅
仅在于其对题材的把握和分析，还在于在
诗歌中如何融入自己的所思所想，乃至思
想深度的巧妙融合。写得太过宽泛，自然
会陷入泛泛而谈的境地，而写得太过琐细
又会冲淡架构的设定。好在赵晓梦能够从
震撼人心的细节入手，层层梳理，轻叩自己
的心灵，在纤细入微的深思中，安放着曲折
悠远的审美意蕴。读完后，往往让读者回味
无穷。

其最新一首长诗《屋顶上》，从一开始
就确定了童真和美感的基调，将想象力从
屋顶移向天空，从麻雀移向苍生，虽然设定
的区域是“屋顶”，实则是对人生大舞台的
一次审视，而“麻雀”寓意的苍生，则用来来
去去的忙碌，展示着光阴流逝时人类命运
的不确定性。在镜头、画境、思考等方位转
移时，诗人始终能够表达着自己的同情心
和悲悯心。这也是赵晓梦诗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底色，也是其
精神谱系能够确立起来的特点，那就是从时间、空间双向选择里，
完成对美的意境的营造与构建，让诗歌读者能够触摸到诗人的诗
思。他的心灵世界是纯色的，是孤独的，是能够拥抱人类整个精神
世界的，想象力的原点就在诗人对于苦痛的深度同情和共鸣之中。
《马蹄铁》一诗已经被不少论家发文阐释，在这里我就不做过多赘
述，我想说的是，对历史题材的解析带有批判精神的审视，诗人已
然领受了想象力的核心奥义，那就是带有色彩的叙述和让灵魂靠
近历史的禅心与理性的吟哦。金戈铁马，大道昭彰，“马蹄铁”的意
象，是对历史一瞬的回望，是诗人站在一种阔大的语境中，让诗心
扩张，然后描摹出的英雄姿彩。

组诗一辑，有对二十四种花型的赏析，有在山涧漫步时的行
吟，有身居高原的凝思，有草原上的沉思，还有乡村生活的感悟，在
海外伦敦的行旅……组诗一辑和短歌一辑，都是诗人在某一场景
里心绪的变化，是诗人处理精神世界的一种抒情方式。显然，赵晓
梦在生成自己诗歌品质时，注入了更多个性的思考，读其诗，如同
感受其对美学的追求，他总是能够将自己的情感置放到很合适的
位置，比如在《桑田里》一诗中，诗人以“蚕虫的口福令人望尘莫及”
寄托向往田园的明净，采桑养蚕的女子，生命相连的抒怀在诗人的
情感中，幻变为一种神往或者一种诗性的告白；《玫瑰谷》一诗中，
我记住了“泥土已为大地疗伤”这一句，领受诗思；像《从前慢》（组
诗）中，借助“老屋”“守夜”“遗像”这些意象，来表达诗人对光阴的
流逝，对美好的回忆乃至对情感变化的记录，情感质地更加厚重，
韵味也更有深思。赵晓梦的短诗，用凝练的语辞推开了一扇修辞的
门，在其门里，你会看到个人独白的诗语，还有物象与情感碰撞时，
个体在思绪上的微妙变化。

诗人是隐忍而克制的，收录诗集的短诗，以近乎个人经验的深
刻领悟来述说一种诗意立场，那就是在品位追求里达成情感的经
验总结。大到一次旅行、一次精神的漫游、一次对古典意境的化用，
小到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日常生活某个片段的书写、一个夜晚、
一个白昼、一个午后，在诗人的笔下，都有了灵动的诗思记录。诗人
在言说时，总会在两个维度之间展开思考，高处以哲思为单位，低
处以情绪为起点，沿着这些诗歌的诗意脉络，大体上，我们能够寻
觅到赵晓梦《十年灯》里所要追寻的诗学特征。那就是在汉语的古
典性和气韵性中，完成个人经验、历史经验和社会经验现代诗学的
总体融合。

同时，诗人追求形而上的同时，也不忘把自己的诗心卑身俯
视。诗歌固然在语言之上寻找自由的出路，但是精神上的内涵与塑
造同样值得深思和关注。读完诗集《十年灯》我们看到，一个诗人坚
定的诗学立场必然是其强大的生活立场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丰
富的生活塑造了诗人的精神，是诗人在生活中独特的发现重塑了
世俗化中的诗意形象。表面上看，诗人是在现代诗学经验上完成了
对自己诗歌的情感调动，其实，细细探究，你就会发现，赵晓梦在写
诗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古典气质的漫溢，始终用自己的国学积淀
对抗浮躁与虚无。他的诗歌是饱满的，是圆润的，是通透的，同时，
又有汉语诗人的隐逸和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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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的真意水乡的真意
——评刘春龙的《故乡渔事》

□吴 辰

有人称刘春龙的《故乡渔事》是“渔事
的小百科全书”，这话一点都没错。阅读这
部《故乡渔事》，大概会有很多人惊讶于竟
然还有这么多自己认不得的汉字，仅是看
目录就会发现有“簖”“䟺”“罧”“篈”等字
陈列其中，而这些汉字又都与“渔”相关。
这足以见得里下河这片区域内渔事种类
的丰富，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水乡生活的
熟稔，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生僻的汉字
背后，是深植于故乡人情风土背后“渔”的
文化。

在刘春龙的笔下，里下河渔事不像海明
威《老人与海》那样惊心动魄，不像张炜《鱼
的故事》那样艰辛，更不像麦尔维尔的《白
鲸》那样充斥着危险，总体而言，《故乡渔事》
中的篇什大多带着一种闲适。在《故乡渔
事》中，渔事是富有乐趣的，无论是“拾鱼”

“抠螃蟹”还是“扒河蚌”“摸鳜鱼”都有各自
的一番滋味。在《故乡渔事》中，渔事并不
仅仅是里下河地区居民们维持生计的方
式，更是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是里下河地
区风土人情的集中体现。从童年到成年，
渔事几乎伴随着里下河居民的一生，它塑造
了这一区域的种种性格，孩子们往往是从拾
鱼、钓䱗鱼开始，逐渐学会拉大网、张小钩，
逐渐学会和大家伙一起出罧、闹滩，人情
世故与渔事混合在一起，终于纯熟在心，并
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直至渗入语言、词
汇、文化乃至思维深处。

当然，靠水吃水的生活并非完全是闲
适的，刘春龙对渔事是十分熟悉的，他自然
知道这其中的辛劳和磨砺，他写扳筢的不
易、写打篦篈女人脚上的老茧和划痕、写扳
蟹罾的枯燥与乏味，他甚至在字里行间对
那种将渔事看作是风景或者景观的行为有
些嗤之以鼻，在《故乡渔事》中，作者处处表
达着对水乡渔人的敬意。世界上一切事情

都怕钻研，渔事也同样如此，《故乡渔事》让
读者们看到了许多神乎其神的技艺，近到
因抛叉戳鱼被人称为“叉王”的表哥，远到站
在冰水里用脚抓鱼的老人，渔事对这些渔人
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所谓“技艺”，本身就包
含着“技”和“艺”两方面，把“技术”发挥到一
定程度了，自然也就成了“艺术”。刘春龙笔
下的渔事之美很大程度上也正在于此，且看
那“捣大网”轰轰烈烈的场面、且看那“撒网”
时的举重若轻、且看那“扛夜罩”时的遗世独
立，当然还有那“围箔”时水面的半江瑟瑟半
江红，随便一个场景都是一幅绝好的画作。
有意思的是，在《故乡渔事》书中时不时就会
嵌入几幅有关水乡生活的图画，图文交织摇
曳生姿，让读者更深入、直观地走进水乡、走
进那些渔人和渔事。

虽说是在写散文，刘春龙却十分擅长
去讲述那些发生在里下河水乡的小故事，
这些故事或带给读者温暖，或令读者感到
唏嘘，或让读者试图参与其中，这些故事大
部分都没有什么起承转合、没有什么矛盾
冲突、没有什么开端或结局，但是，生活本
身不就正是这样的吗？这样的故事反而更
加意味深长。在《故乡渔事》中，有一篇题
为《摇网》的文章，刘春龙别出心裁地以

“你”为中心人物，写一对渔翁渔婆的渔获，
把渔人们的淳朴写得如梦似幻，如果站在
叙事学的角度上，第二人称视角是否成立
本身可能就是个问题，但是就这篇文章而
言，“你”的出现却使其内部空间变得丰富，

它将读者、旧日之作者、今日之作者置于同
一场域，而民风淳朴的里下河水乡也成为
他们共同的精神依托。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的还有刘春龙笔下的人物，比如善于摸鳜
鱼而拙于人情世故的“老黑鱼”、给人看鱼
塘看出一系列传奇故事的“花猫”、年纪轻
轻却精于各类渔事的“表哥”等。这些人物
并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
的壮举，他们只是简简单单地在里下河水
乡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着，然而，正所
谓“此中有真意”，一些哲思与道理也便蕴
藏在这些寻常的渔事里了。

读刘春龙的《故乡渔事》，会让人很自
然地想起汪曾祺，这可能便是里下河的水
土带给生活在这片区域内的人们共同的审
美积淀。和汪曾祺相似，刘春龙的文字冲
淡、平和，在娓娓道来之中还有一种源自对
旧日怀念的淡淡忧伤，但是，刘春龙与汪曾
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创作主体，虽然有着
共同的审美趣味，二人起笔的思路却是大
不相同。不同于汪曾祺讲故事时的超然，
刘春龙习惯于将自己置身于渔事之中，他
擅长写“我”的故事，毕竟渔事只有亲自经
历过才会知道其中三昧。刘春龙有一个重
大的发现，那便是“文人大都有渔父情结”，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渔人每日的劳作中自
有一番风雅：在写“跳白”的时候，作者还专
门设计了一位以打鱼为生的落魄文人，孤
身一人泛舟湖上，捕鱼赏景两不耽误；在写
各种渔具时也总能联系到《诗经》《楚辞》，

在渔事的发展演进中寻找与历史的连接。
刘春龙也会和汪曾祺一样去写一些消失了
的或者正在消失过程中的人或事，但是，两
人对这些人或事的态度是不同的，汪曾祺
怀旧，那些即将被时光抹平的“最后一个”
总会让他心痛，而刘春龙则多了一份坦然，
他倾向于一种“双向的抵抗”，“一方面我们
要留住乡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与过去诀
别”。因为熟悉渔事，刘春龙见证了一些生
产工具与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便觉得一切
因时而变、因势而动，无常法也无常形，那
么产生与消亡也都是常态，只是需要有人
为之做一番努力，将他们定格在纸面上，为
后人留一份见证，让里下河地区的年轻人
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认
识。于是，刘春龙荡开一支笔写了下去，一
写就是二十余年，正如一条小船，穿过里下
河地区的水网、垛田与苇荡，将那些细碎的
故事拾起，并让它们流传下去。

多年前就读过宋小词的长篇小说《声声慢》、中篇小说《血
盆经》，其中写当今荆楚乡村生活的生猛与无奈，读来有五味
俱全之感。

最近，她的小说集《牙印儿》出版了。在书的封底，作家表
达了“很喜欢武汉，很喜欢这座浓浓烟火气的城市”的心情。
读过全书以后，我注意到其中写出了“新武汉人”的复杂生活
体验——在武汉发展的加速期，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
断进入了这座大都市。他们一方面努力在千变万化、压力山
大的生活中竭尽全力打拼，咀嚼着活着不易的各种滋味；另一
方面，也在见识各种人生的同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思路，寻找
着新的生机。既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也收获着自己的点滴
感悟，这些“新武汉人”带来了五湖四海的人气和品格，也在各
种生活浪潮的碰撞与交融中推动着“码头文化”向“新都市文
化”的提升。

你看，《固若金汤》中的男上司利用权力占女下属的便
宜，女下属在现实的敷衍与家庭的责任之间左右为难。这
样的故事一直是新闻与小说的热门题材，多少人在情场的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完成了权力、金钱、色相的交易或者
深陷麻烦？《固若金汤》却写出了始于战战兢兢、虚与委蛇，
终于“讨厌自己的忍辱负重”，在看透了上司的龌龊和更加
明确了家庭的责任后，毅然从沉重的压力中抽身而出的弱
者活法。现实生活中，这样能够固守着弱者的尊严、“贫贱

不能移”的普通人其实也不少。《牙印儿》通过一桩夫妻情感
危机，聚焦于另一种生存状态：在激烈的各种竞争中，为什
么常常会产生“这般拼命到底是为什么”的倦怠？夫妻之
间、同事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始料未及、防不胜防？还
有《祝你好运》，借钱的、逼债的、扯皮拉筋的，“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天罗地网”，接踵而至的各种麻烦、突如其来的意
外祸端到底磨砺了主人公皮实的生命意志，使她顽强地应
对绝望，为求生存不择手段。而《丰收之歌》则在一个看似
超过了小康水平、却因为生不出孩子而产生出疙疙瘩瘩的
家庭矛盾故事中，揭示出女主人公“假装在生活”的纠结与

“恨天恨地，恨爹恨娘，但更多的是恨自己”的情绪……在这
些充满了都市人层出不穷的烦恼故事中，作家表达了对普
通人在引诱与抵抗、算计与落空、绝望与坚忍中沉浮的理
解。看得出来，她对于这些作品的主人公的各种喜怒哀乐

充满了同情、理解。这样，她也就写出了那种普通人生活的
“浓浓烟火气”——那当然是不同于“诗情画意”或者“民风
淳朴”的都市气息，是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嘶吼与叹息的生
活。这样的风格足以催生出对于当今生活的审视：生活的
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为什么压力与绝望、烦恼与吵吵闹闹
也急剧增加了？都知道应该开心、遇事想开些，可为什么事
到临头了，却躲也躲不掉？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可实际上这样的期待为什么落不到实处？诸如此类的
问题，其实一直都在困扰着人们——从巴尔扎克的《高老
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到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
祥子》……一直到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欣的《爱又如何》。
同时，经历了算计、争吵、打斗的人们不是也在社会的各种风
浪、漩涡中渐渐放弃了“万事如意”的幻想，而变得更务实、更
精明、更泼辣、更厉害了吗？而这，也不仅仅是“武汉嫂子”的

活法，其实也是当今无数在各种压力下活着、打拼的人们的生
存之道吧！生活中固然有“不可承受之轻”，可更多的，还是

“不可承受之重”吧。写出了这一点，就写出了生活的玄机。
看多了人间世，就会看出活着的不易，能够像苏东坡、曾国藩
那样活着的成功人士从来是少数；能够真正把一切诱惑都看
淡的人也不是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烦恼与不幸，并在与命运周旋的过程中渐渐变得更具有适
应力。深陷其中，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常常无济于事。该承
担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常常是重负也是支柱。该遭遇的艰
难险阻、困扰麻烦常常也是命中注定的考验。“烦恼即菩提”，
正是此理。

此外，当宋小词在笔下人物的各种纠结中常常触及“讨厌
自己”、“恨自己”的情绪时，也就写出了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的
情绪：在上下求索、突围的焦虑中，都市人难免在怨天尤人的同
时也自怨自艾。在这样的自怨自艾中，有人心灰意懒，有人走
上了绝路，也有人经过深刻反省，重新出发，寻找新的出路。值
得注意的是，《固若金汤》和《丰收之歌》的主人公都选择了后一
种活法。由此可见作家的立意：在烟熏火燎的“烟火气”中，只
有调整思路，才有希望。常言道：女性当自强。而这自强的力
量说到底还在命运的敲打和自己的反省中吧！在都市灯红酒
绿的繁华后面，其实有无数人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思路、不断
寻找着新的出路。人生的希望在此。文学的希望亦在此。

写出普通人生活的浓浓烟火气写出普通人生活的浓浓烟火气
——读宋小词小说集《牙印儿》

□樊 星

恰恰是海外华人学者的来自西方学术视角的中国文论
研究，相当于中国文论研究上的以西鉴中这一新维度，可以
弥补中国文论研究上的他者视角这一空缺，这本身就体现
出重要的镜鉴价值。这里的以西鉴中之功，其意义不仅在于
以他者眼光去考察中国文论传统，而且同时也在于为中国
文论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探索转型之路


